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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因为政府要在我家所在区域修建一所大学，
我们一家五口便被动地开始了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过程。

土地被征用后，我们先过了3年租房住的生活。2008年
汶川地震后，考虑到市民的住房安全问题，政府加紧了安居
工程的建设。终于，在次年秋天，我们一家满心欢喜地搬进
了现在的家。我们居住的小区是当地政府建设的最大的安
居工程，超过5万人，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置城。土地被征
用那年，我上小学，搬进新居那年我上中学，现在我已经工作
4年了。从农村的家，到租住的房，到现在的家，在居住环境
的变迁中，我适应着周遭的一切，慢慢地长大。

城市与农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无论是整体环境、基
础设施，还是人情习惯，刚到城市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家
人很不适应。农村生活包含了我整个的童年，小时候我和
邻居小伙伴儿们总是一窝蜂地串门儿疯玩儿。长辈们也经
常一起打打麻将、闲话家常。搬到城市后，因为城市生活
节奏较快，大家通常只在楼梯间相遇时打个招呼，很少串
门互访。所以到城市后，我们一家一方面对邻居们礼貌客
气，举手之劳的事情也经常帮忙，另一方面也和从前的邻
居保持着联系，有空就邀约出来聊聊天叙叙旧。住在农村
的时候，我每天一放学就往奶奶家厨房里钻，守在灶台边
等着偷吃。搬到安置房后，爷爷奶奶住在离我们500米外的
另一栋楼里。直到奶奶去世后，我们才把爷爷接过来一块
儿住，才又能像从前那样随时照顾老人。

城市生活虽然刚开始带给我一些困惑，但同时也确实
让我们一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搬到城市后，我家的生活条
件好了很多，特别体现在衣食住行的“食”上。在农村，
我们自己种地，所以只能根据土地条件和季节气候“种菜
吃饭”。搬到城市后，“种菜吃饭”变成了“买菜吃饭”，家
里人想吃什么就买什么，餐桌变得更加丰富了。搬到新家
之前，我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整日在家务农，起早
贪黑。有时父母忙得晚上还要做农活，我只得自己煮饭。
土地被征用后，母亲先后在附近的大学和居住的小区里做
过清洁工，现在在一家塑胶厂做车间工作。下班后，母亲
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忙碌，她可以悠闲地下班买菜回家做
饭，吃完饭还能出去散散步，跳跳广场舞。

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逆的。
作为顺应国家政策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一员，我有过欣喜也
有过困惑，但我相信，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不断地适应环
境、努力打拼，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 丹整理

在王府井商城背后梓潼桥正街
上，33岁的资阳小伙子张华均和老婆
赵明媚围着一个锅盔摊，整日忙得不
亦乐乎。自销加批发每天要做七八
百个锅盔，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开工，
晚上七八点收摊，回去还要做馅。

5 年前，张华均靠着卖成都小吃
军屯锅盔在成都站稳了脚跟。虽出
生农村，但会念“生意经”。锅盔跟肥
肠粉是绝配。张华均就干脆把锅盔
摊开在一家肥肠粉店里。说是店，其
实是停车场沿街搭的棚屋，从外形上
看，更符合人们常说的“苍蝇馆子”。

店面算不上高大上，顾客却很
多，还有慕名而来的。张华均说，军
屯锅盔是成都名小吃。他是在传统
名食酥锅盔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原
料上增加了鲜猪肉、猪油、鸡蛋、五香
粉等；技艺上，采用小包酥的办法，又
改进成抹酥的手法，使酥层均匀。

张华均解释说，除了手艺好，

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傍着春熙路商
圈，人流量大。”地理位置好，房租
就高，虽然只占小店一角，但每月
房租就要 3000 元左右。舍得租好门
面，却舍不得租好房子住，小两口
租住在老旧小区，每月几百元房租。

问起收入，赵明媚咕噜了半天，
也没给出明确答案。“比上班强。”“像
我们这样的，每月上班也就两三千块
钱。”

“孩子要上学，生意想做大。”
说起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赵明媚接
过话茬说，孩子已经3岁了，马上要
上幼儿园。“外地人在成都上学门槛

很高，借读费明面上说不收了，想
上好学校还得交好几万。对我们这
种小本生意人来说，那是可望而不
可即呀。”说着，她妄自叹起气来。

“还有这店面朝不保夕。马路对
面大楼要是建起来，政府如果嫌这边
不好看，影响市容，说不定哪天说拆
就给拆了。到那时，我们去哪儿做生
意。”听老婆这么悲观，张华均赶紧安
慰，“事情没那么糟糕，走一步讲一
步。实在不行，咱就把这‘军屯锅盔’
的牌子扛回老家去。”

张华均这么说，是因为老家有
他的牵挂。家里田地都交给父母种

了，可总有一天父母要老去，那时
他们是回去还是留下，真的很难取
舍。回去，挣钱肯定没有现在这么
方便；不回，城里又有很多这样那
样的门槛。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文/图

我是 2013年才搬到县城居住的，此前在崔庄村住了近
20年。我父母说，搬到县城也是出于投资的目的，随着中
国城镇化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搬到城市，咱们
要抢占先机。

相较于农村，县城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最大的优势：
园林绿化好，商业发达，交通便利，而且有很多的文化娱
乐场所。搬到城市后，我享受到了一体化的便捷生活。县
城有公园、超市和商场，晚上吃完饭可以去那里休闲散
步；在县城生活，水需要花钱买，但随时都有水，不像从
前住在农村，只在固定的时间段放水；冬天，县城集体供
暖，在农村的话还得需要自己去烧煤取暖；县城的网速比
农村快，还能看网络电视，农村只能看有限电视。

不过城市生活也有逊于农村的地方。在县城，我的生活
区域只有 100 多平方米，而在农村，近乎家家都有自己的院
子，有的院子甚至比房屋占地面积都大。在院里我们可以收
置杂物，种植果树蔬菜，饲养家禽，甚至与宠物追逐打闹。院
子承载着我诸多的童年记忆。我也时常想念起儿时在农村
的玩伴。我们约着一起去田间地头抓蛐蛐、蚂蚱；去其他村
庄瞎逛、探险；还跑到县城里下馆子，解解馋。而现在我搬到
了城里，与小伙伴们相约出去“疯”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在农
村，邻里串门也比较频繁，各种来往较多，而在县城生活，邻
里之间则相对比较封闭，连平时见面的机会都不多，正如春
晚小品中所说：“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舒适的生活还是人们最想要
的。我认为城镇化不单单是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同时也
是百姓的收入增加、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的提升。城市的
现代化建筑农村不能驾驭，而农村的自然风光城市同样也
驾驭不了。现在有的人喜欢都市化的生活，有的人喜欢乡
村式的生活，而我都喜欢。我希望生活在城市与乡村之
间，张弛有度地生活。 凌 波整理

城市和乡村我都爱
■ 刘康男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尚城小区

在环境变迁中长大
■ 陈 绿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怡和新城小区

要不要留在城市？对于王浩伦来说已
是伪命题了。但要不要在城市里买房，他
跟家人发生了分歧。王浩伦是独生子，父
母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所以，父亲主张
在农村建新房。而王浩伦已有购房打算，
跟女朋友去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楼盘看过。

“现在有些犹豫，我们想按揭贷款，主要是
首付款有点高，付了首付，贷款慢慢还。”

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种上
了枇杷、梨等果树。对于“能不能用家里
宅基地或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住房”这个
问题，他避而不谈，只是笑着说：“土地是
父母的命根子。”

现在工作的商场为他购买了五险，比
农村保险高出很多。但当被问及愿不愿
意“农转非”时，王浩伦还是犹豫了。他对
完全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保障有所担忧。

“怕工作不固定，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留
着农村那几亩地，在城里，进可攻，退可
守。”

据四川省统计局调查显示，在被问及
“如果转为城镇人口，您是否愿意用农村
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同等价值的城

市产权住房”，受访者态度不一，分歧明
显，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犹豫难定者各占
1/3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达35.3%，在
愿意者中还有32.2%的或愿用宅基地或愿
用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总体看，受
访者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
城市住房态度较为保守谨慎。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

城，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而去年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自贡、绵阳等9个

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调查后发现，半数以上进城务工人员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 14.8%，有

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

展变化而定。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本报记者走进眉山市作了一番了解。

农民为何不愿“农转非”
本报记者 王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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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胡俊波从3个层面分析了
进城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问
题。

一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农民工
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
益”角度出发的理性选择。这种成
本收益比较是从净收入的角度来看
的。将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
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总收入减去
城市里面购房、安家、生活的系列成
本，才是农民工成为“城市人”以后
的净收入；同时，成为“城市人”要不
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如果必须
放弃的话，那么放弃的各种权益就
成为“农转非”的机会成本。要让农
民工安心“农转非”，就必须满足：首
先，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必须
为正；其次，在城市的净收入必须大
于放弃的农村相关权益。如果这种
条件不能满足，那么他们不愿意

“农转非”就是正常现象。
二是安全层面的问题：现有的

公共服务水平无法为农民工“农转
非”提供足够的保障。除了个别试
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实行的还
是家庭保障。对于农民工来说，土
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最
后的防火堤。在没有被纳入社会保
障体系的前提下，农民工是不敢贸
然“农转非”的。

三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农民工
群体正在逐渐分化，部分农民工存
在社会融入障碍。年龄大的农民工
群体，出于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等，
很难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一
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经历等
原因，可能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了，
反而难以再适应农村生活。

对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现象
应该正确看待，这是正常现象。因
为，我们需要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
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对于部分
农民工来说，他们不愿意“农转非”，
可能是目前还不具备成为城市人口
的条件，也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市
民化的准备。我们不应该拔苗助长，
强行推动这部分人群市民化。

他建议，首先，解决农民工的
后顾之忧。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
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村居民主要
依靠家庭保障的局面，让农民工能
够放心“市民化”。

其次，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
种成本。一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
革，稳定农民工群体对农村权益的
预期，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
本。二是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
度，放宽对农民工群体的购房限制，
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将农民工
群体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之内，真
正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

专 家 观 察

“农转非”需除后顾之忧

进 城 者 说进 城 者 说

案 例

城里门槛还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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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门槛还是多

现 状

【 城里生活得咋样 】
时间已过17时，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

业综合体里顾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28
岁的王浩伦身着藏青色西装，显得十分精
干。他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此时正
和同事们在后台紧盯电脑屏幕，不敢有丝
毫怠慢。

王浩伦家住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目
前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
摊到他头上的租金是230元。“这占去了月
收入的近1/10。”王浩伦出身农村，很会节
约。租住地离商场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
班，可以省一笔交通费，但必不可少的开
支该花还是要花，比如每天30元左右的饭
钱。“早晨时间紧上班路上买 5元钱吃的，
中午在商场楼下买着吃，10 元到 15 元不
等。晚饭他和表弟谁有时间谁就买菜做
饭，平均每人5元。”他说。

每月算下了，各种开销要 1500 元到
1600 元，而王浩伦的收入只有 2300 元到
2500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的话奖金
会多一点儿。”

2011年，王浩伦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
里找了跟所学计算机专业对口的超市网
管工作，1年前换到这家商场，仍然从事自
己熟悉的岗位。

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就像城里的年
轻人一样，一有闲暇，也会陪女朋友看看
电影，逛逛街。

“现在回家反而待不惯了。国庆节放
假，在家里待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对
目前在城市里的生活很满意，尽管收入少
点，但他觉得比农村更适合他：“农村环境
不适应了不说，回去啥也不会干了，倒像
个‘外乡人’。”

纠 结

【 要不要留城里 】

▲ 图为张华均和赵明媚。


